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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北大数学学院举办微分动力研讨会，纪念廖山涛先生诞辰 100

周年。受数学科学学院的热情邀请和推荐，我作为廖山涛的亲属和特邀

嘉宾出席会议开幕式感到非常高兴。此时此刻，我向数学科学学院表示

我的衷心的敬意。也向出席此次开幕式的来宾表示我的衷心的敬意。也

向在网上参加会议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敬意。 

一九五六年，我的父亲回国。国家安排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

生活在湖南衡山乡下的奶奶，表姐和我也随迁到北京。我们一家被安排

在北大蔚秀园居住，当时的居住房屋已被拆除改建为北大幼儿园。 

在我的印象中全家相认时，奶奶指着一个高高的年青人要我喊爸

爸，我感到十分恐慌，当看到那个人殷切的目光望着我时，在奶奶、妈

妈的催促下，怯怯地喊了一声爸爸，对方显得很欣然并亲切地摸了一下

我的头，我的惊悸不安的心也很快平静下来。 

我在湖南衡山上的是农村小学，那里的教学水平与北大附小的教学

水平差距十分大，我的课任老师兼班主任老师在测试我的实际水平后向

我父亲建议让我留一级，但我的父母都不同意，坚持让我跟班学习。每

天下课回家，父亲让母亲给我做听写并背诵课文，这样一直坚持到期末，

我顺利地通过了期末考试。 

父亲回国后的那几年生活是相当美好的，父亲总是坐在屋里写东

西，打字，看书。他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期，即使是学校的寒暑假他也

在工作常常夜深人静时只有他的屋子里灯亮着，他睡得很晚，我们小孩

早晨起床时，妈妈总是叮嘱我们不要说话，上学出门时要静悄悄，不要

打扰他，让他多睡一会儿。据妈妈后来告诉我，在这期间爸爸写了多篇

高质量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校刊和中科院期刊上。 

一九五九年之后的几年，中国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粮食要用粮票，

穿衣服要用布票，很多日用品都要用工业券去购买。中国实际上转入了

战时经济，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如何解决实际工作困难去服务。我的

父亲只好丢下他多年研究的拓扑学转而去开辟与国民经济关系很深的

刚刚兴起的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为了更多地了解国外研究情况。他每

天早晨清早便乘公交汽车从北大西校门出发到现在化工大学傍边的中

国科技情报所去查国外资料，并用笔和纸用心记下。很晚才回家。国家

为克服困难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学校响应这些口号



派他去大庆和大寨学习。有时一去就是几个星期。希望他从大庆和大寨

中汲取力量。每次学习完回家稍加休息便又投入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

记得有一天，已经中午过后很久了还没有开午饭，妈妈要我们等着爸爸，

爸爸正在睡觉。妈妈要我们悄悄地不要讲话，她告诉我们，爸爸已经两

天两夜没有睡觉一直在考虑问题，早晨刚刚睡着，不要搞醒他，让他多

睡一会儿。 

艰难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到了六四年六五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起

来，据母亲告诉我，父亲在这几年里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正要

高歌猛进时，没有到想的是，一九六六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

也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八年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他才恢复正常的研究工

作。在这期间，他曾经去过江西波阳湖北大分校农场养过猪，还被分配

去研究过液压射流元件，他也关注过人造小太阳（热核聚变）的控制问

题。这些事与理论数学研究是无关的，可以这样讲，他整整中断了十多

年对理论数学的研究，而这十多年应该是他做学术研究精力最充沛的时

候。创造力最佳的时刻，取得更多成果的时候。 

我的父亲对人友好、热情、真诚。无论是对老师，对学生，对朋友，

对邻居都是这样。江泽涵先生是我父亲学习数学的导师，在抗战时期，

江先生作为拓扑学在中国的开拓者已经名满天下，当时是西南联合大学

教授的江先生在那艰苦岁月中对我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父亲铭心

难忘，无论何时，我父亲见到江先生以弟子礼侍之。在人们互相揭发批

斗的年代，江先生有时上我们家，父亲总是让我们亲切地喊江师爷。向

江师爷问候。 

父亲对时间管得很紧，他总是忙碌，不希望我们打扰他，但当他的

学生找他时，他从不拒绝，有时谈得兴趣盎然时，他还要留客吃饭，当

然他最高兴的事是与朋友聊数学，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故去的老师董怀

允先生经常去我家找我父亲聊数学，有时一聊就是半天，董怀允先生的

离世让他很伤感，很多年都挥之不去。 

父亲对儿女教育非常重视，我的小孩出生后，他嘱咐我们要把小孩

带好，我们带小孩去探望他，他非常高兴，经常事先买些小玩具给他。

等到小孩稍大后，父亲就买儿童读物送给他，有时还亲自带着孙子去中

关村书店挑书。有一年年终，人们互寄有奖明信片，我们收到小孩爷爷

奶奶送给孙子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大侠，祝你中个大奖”落款：爷

爷奶奶，这张明信片虽然没有中奖，但我们都明白，这是爷爷奶奶在鼓

励孙子和对孙子未来的期望。我们的小孩上小学二年级时，他被一个报

社选中为儿童小记者并组织这些小记者上天安门城楼参观，我们跟父亲



和母亲说起这事，父亲鼓励孙子说，咱们家只有两个人上过天安门，我

说的是受邀请上天安门，自己买票上去不算数。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

身体差了，但他关心孙子的教育，怕自己死了孙子上不起大学，于是在

银行存了一张定期存款，并在存单背面落款廖侠上大学学费。 

我的父亲是一九九七年去世的，在他去世之后的二零零三年，我的

母亲也去世了。在我母亲去世后，我整理了她留下的遗物，其中有一个

遗物是一个小铁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粮票和工业券，数了数超过千

斤，一部分送出去了，余下部分我打算捐给北大做为纪念，在那个粮票

比钱重要的年代，两位老人缩衣节食，为国家省下了那么多粮食。我的

父亲热爱祖国，由于他对祖国的热爱与对亲人的眷顾，才使他告别了他

的导师 N,E 斯廷罗德，毅然决然地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离开回到

中国。 

最后，我再次向出席会议的尊敬的佳宾来表示衷心的敬意，向网上

参加会议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敬意。并预祝此次学术交流会取得成功。 


